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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的风烈，会排兵布阵似的。谁说

不是，睡一觉起来，脸盆满地找，饭锅刮成

个豁嘴的瓢。等一晚再走？拴子等不及。为

什么急着回家？拿到了通知书。父亲早早走

了，这些年母亲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他从一

尺三寸拉扯大。栓子想让妈高兴，想让她尽

早知道这个好消息。

于是他冒险走了夜路。城里三三两两

的人打着手电，他跟着壮胆走着，有的地方

有昏暗的呵着“热气”的路灯，过去了又很

黑，他一路疾跑着。

出了城，只有月光。拴子回头瞅了瞅城

里，还有星星点点的灯。他孤身一人东张西

望地走。奇怪这平时跑惯的路怎么像是个

扯开的黑口袋，血盆大口要把他吞没。他不

由自主越走越快，树在眼前像居高临下的

巨人，树影嚯嚯像巨人们牵着的跃跃欲试

的鬣狗。栓子站住了，头皮发紧，心里打鼓。

一个信念说我要回家，回去告诉妈妈，妈妈

在家等着，要最早告诉她。他摸摸装在胸前

的通知书，拉紧了裤子的松紧带。“没有翻

不过去的火焰山”拴子攥紧了拳头跑了起

来。

夜很黑，他在无数个巨人眼皮子底下

奔跑，在他们的肩膀、鬣狗间跳跃。巨人追

他，他追月亮，追着月亮跑了一大截，快要

忘记夜的恐惧时，突然月亮也害怕了用云

遮住了眼睛躲起来不敢看他。

没有月亮的夜真黑，伸手不见五指。学

校里白天取信的人很多，拴子等不及跑到

邮局的一大堆刚分拨好，还在桌子上堆积

得像小山一样的外埠来信里找。里面有同

学的笔友来信，有同学的朋友来信……一

封封花花绿绿的邮票粘在右上角，有的平

平展展，有的皱皱巴巴，有的口封得严严实

实，连孙悟空都钻不进去。他急急忙忙地

找，同桌说看到他的信了，他就急忙跑来

了，怎么没有呢。

拴子百思不得其解，像丢了魂一样走

回学校。

到校时已过了傍晚，学校亮起白刷刷

的晚自习灯，路过校门口的传达室小黑板

上写着他名字的挂号信，他立马来了精神，

真的是，马上跑进去，唐突中差点碰翻传达

室爷爷手里刚举起来的热茶缸子。拴子敬

个少先队礼，接过来的是沉甸甸的重点高

中特招生录取通知书。

夜，太静了。蛐蛐和蝈蝈的叫声连起来

像雨点似的此起彼伏。拴子在大渠上跑着

跑着走了神。大渠呀大渠，你咋变得那么长

呢，拴子感觉已经走了好久。不会是遇到鬼

打墙了吧？这个念头一出，拴子浑身的汗毛

都稍息转立正了，他拼命冷静下来。想起妈

妈的烛光，温暖的烛光让他的心有了依托。

拴子又在大渠上跑起来。一阵风吹过，他

想，妈妈的烛光也被风吹过。门缝进来的风

像坏孩子，使劲摇晃烛心，妈妈一定是稍稍

用手护着，她一定说，我儿还没回来呢。门

底的风像拉大锯，一点一点扑着妈妈的烛

光，妈妈一定是用手护住了，她说我儿在路

上跑呢。风推开了窗户像是想要刻意把烛

火掐灭，妈妈一定是紧张地用双手把它护

在额前，然后轻抚着烛光，就像抚着儿的

头，她一定说，我儿在路上快到家了呢。拴

子在路上跑着，脚和妈妈的烛光跳在了一

起，心和妈妈紧紧挨着，什么也别想把它们

分开，他整个人都被妈妈守护着。

拴子抹开了眼泪儿。他是个小男子汉

了，但他现在有抹不完的眼泪，泪水汹涌，

泪花 在胸前扑

簌簌地掉，又掉

在鞋上、地上，

很快 拴子涕不

成声，呜噎着大

哭起来，泪水模

糊了妈 妈的 烛

光。他哭了一会

儿不哭了，擦干

了眼泪，心里重

新燃起烛火。他

想，妈妈说，读

书改变命运。我

上了 重点中学

可以 学更多的

知识，妈妈看到

通知书 一定 很

开心。

拴 子 边 走

边想，脚底一滑

跌进了大渠，大

渠没有水，是他

和小伙 伴常玩

“跑大渠”跑惯

了的大渠，他滑

到一半 设法停

住了 。往上 爬

时，看见月亮揭

开乌云的面纱轻巧地将身子一闪，向外走

出来。他追着月光又走了一小截，终于到了

村子。

拴子回到家，顾不得喝水，进门先从满

是积尘的窗台上摸着洋火，“擦———。”洋火

头上燃起一大片火焰，照亮了拴子稚气未

脱的鼻子和脸颊，拴子点亮桌前的两根白

烛，拿出被汗水湮湿的通知单，捧在妈妈的

遗像前，他坐了下来，看着遗像里的妈妈，

妈妈也凝望着他。拴子觉得，妈妈笑得好开

心，她是天底下烛光里最美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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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村那些事 阴 王伟栋

雎村，一个苍桑厚重的村落，一方地老

亘古的热土。

看到“雎”字，使人很容易想起一首古老

的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

占据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

《诗经》是脍灸人口，家喻户晓的古老典籍。

在《诗经》中，《关雎》属《风》篇，《风》的诗成

多源于民间的乡谣俚曲，这就引起人们的思

索，《关雎》一诗，是否与雎村有关呢？

带着疑问，我来到位于雎村西边的义

沟，毋庸置疑，这里应是一条远古的旧河道，

随行的老人告诉我，他记事时，这里就是水

车哗哗，流水湍湍，雎鸠是他们这里的一种

水鸟，尖咀长尾巴，在水中觅草叨鱼为生，

“关关”是它鸣叫的声音，至今在沟里仍可以

见到。顺沟下行来到茨沟，这里沟面开阔，水

聚成泊，水中一块不大的土丘上，荇菜丰沛，

芦苇茂密，这种境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诗

中的“在河之洲”。

柤如果还有疑惑，随着雎村翟 国墓地的

发掘，更让我相信《关雎》与雎村可能有关。

据文献记载，《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

总集，也是古代诗歌的开端，集成时间大约

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与雎村前不久发

柤现发掘的翟 国存在时间基本吻合。

2015 年 7 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

作站进驻雎村，对村北一块西周时期的墓地

开始发掘，共清理墓葬 437 座，出土文物

1500 余件，其中包括陶器、青铜器及海贝、毛

倗蚶等。这次发现和发掘，使得晋南地区在 、

霸之外又出现了一个区域中心，对探讨西周

时期各个区域中心性质及其之间关系有着

重要价值，最后定论，这里便是晋献公并吞

的西周小国——— 柤翟 国。巧合的是，“翟”（音

dí）在汉典中解释为长尾山雉，是当地的一

柤种鸟。“ ”的意思是：古代人设置的栅栏。难

柤道最早的翟 国是个围栏养鸟的地方？这无

证可考，但无疑又和“雎鸠”贴近了一步，或

许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柤到目前为止，翟 国的城垣尚未发现，

但作为一个区域中心，人们在各种活动中，

必不可少地会产生创业的吟唱，交往的曲

谣，祭祀的礼乐等，《关雎》作为赞美男女交

往的一首情诗，被《诗经》在编撰时收录，也

便顺理成章了。

文革前，在雎村的南城门楼上，镶嵌着

一块阴刻的门匾，上书“古咀村”三个大字，

故而许多雎村人认为，他们的村名过去叫

“古咀村”，而不是雎村。带着疑问，我们在县

瑄博物馆找到一块雎村名人李 的墓志铭。李

瑄（1646～1716），字璧六，别号方甫，雎村

人，曾任大同府应洲儒学学者；墓志铭中有

这样记载：明初鼻祖讳肖嗣者，始迁绛邑之

雎村……这表明：早在明朝初年这里就叫雎

村，距今已是 600 多年。显然，古咀村的出现

一定与筑城有关，城是何年修筑的，在当地

找不到记载。后来我们查阅了绛县所有筑城

的碑记后，发现最早的也不超过清顺治年

间。如果雎村也是在这个时候修筑的城墙，

那么更名“古咀村”的时间就比墓志铭中提

到的“雎村”迟了 300 年。至于雎村人筑城时

为什么要改村名，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

在当地的土语中，“雎（jū）”与“咀(jū)”同

音，易读。二是“雎”与“咀”相比较，便写好

认。

现在，雎村仍沿用着古时的“雎”名，“古

咀村”的叫法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查询恢

复的具体时间，雎村人自己也说不清楚，更

无资料可寻。我想，沿袭传承，不忘初衷，大

概是历史不变的定律。

另外，在绛县版图上，雎村的位置还是

个关隘要地。过去，雎村是个十分热闹的地

方，东半县的人要进城办事，雎村沟里的义

沟桥是必经之路。

说是桥，实际上是一条横跨义沟的土

坝，长约 60 米，高约 20 米，顶部不足 3 米

宽，人们挑担、推车从桥上通过，对面便是进

城必经的路村地界。从雎村下沟上桥，沟崖

的两边至今还有许多早已坍塌的土窑洞。据

说，这就是当年的饭店商铺，其繁昌盛景可

见一斑。日本人占领绛县后，曾在桥东的馒

头咀上修了炮楼，有 40 多个日军驻守，日夜

不停的站岗守桥，盘查行人，使这一交通咽

喉变成了关隘要地。

雎村桥的古老可与绛县城的迁移新建

相毗美，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县城自车

厢城迁址至今，已过去 1394 年，雎村桥同样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在历史的长河中栉风

沐雨。直到日军侵华进县城时通了汽车，它

才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鉴往察来，撷薇知著，现在雎村当代人

要修志，我想，编纂村志的条目纷繁、内容瀚

多，但有一条不可忽视，就是要觅根溯源，彰

奇昭胜，突出文化的闪光点，记好历史的厚

重面，把一个真实客观的雎村留给世人，还

雎村一个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形

象。

雎村修志还彰显出一个老支书的敬业

情结。2014 年冬月，原支部书记李宪宗在卸

任交班会上，曾向全体村民承诺过 3 件事，

撰写村志便是其中的一件。近 3 年来，为了

这份庄严的承诺，李宪宗同志博长采众，不

辞辛劳，呕心颠簸，披阅寒暑，自掏腰包，求

人编纂，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情

怀，此举可鉴，其风甚嘉。借此雎村志出版之

际，也向李宪宗同志送去深深的敬意。

顺祝雎村志早日付梓出版！

是为序。




